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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包袱，是绑住你双
脚的沙袋，解开它，才能轻盈
奔跑。

投稿邮箱：qingyuan@qzwb.com
（邮件标题请注明“故影追思”清明征文）

●阁：四面有窗门、
外设平座的建筑，可用于
远眺、游憩或藏书。

出处：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
鸣鸾罢歌舞。

——唐·王勃《滕王阁序》

●轩：设于高敞或临水处的小型
建筑，自带小窗，可供人休憩纳凉、观
赏四周美景。

出处：朱栏绿竹相掩映，选致佳处
当南轩。 ——宋·欧阳修《菱溪大石》

●榭：依水而建的园林观景建筑，局
部位于水中，是一个借景而建的休憩平台。

出处：落梅庭榭香，芳草池塘绿。
——宋·晏几道《生查子·落梅庭榭香》

●廊：有顶有柱的通道类建筑，可
用来遮阳防雨、小憩，方便游走中观赏
景物。

出处：小廊茶熟已无烟，折取寒花瘦
可怜。 ——清·郑燮《小廊》

●舫：仿船型造于水面的园林建筑，
不能划动，多三面临水、一面连陆。

出处：巴东船舫上巴西，波面风生雨
脚齐。 ——唐·白居易《竹枝》

古诗词里的园林建筑

阿太过世那年，我年纪尚小。记忆
里，那是一个寻常的傍晚，阿公面色凝
重地走进厅堂轻道了一句：“走了。”他
的话就像一记响雷打破了屋内的安静，
瞬间引来一片压抑的抽泣与哭声。如今
回忆当时的场景，许多画面已不清晰，
只记得阿嬷搂着我，口中反复念叨着

“阿太享福去了”。从那以后，老屋里那
个熟悉的身影，也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
深处。

大概是五岁时，工作繁忙的父母把
我送回乡下老家生活，每逢农忙时节，
阿公阿嬷要下地干活，实在分身乏术，
只得把我托付给阿太照看。不知不觉
间，年逾八旬的阿太与年幼的我，也渐
渐成了“忘年交”。

那时阿太的腿脚已经不太利索，她
平日里很少走出老屋，活动范围就在房
间到厅堂或厨房的几步之地。我经常趴
在那把吱呀作响的老摇椅旁，时而手里
摆弄玩具，时而听坐在椅子上的阿太

“讲古”，她总是一边摇着手里那把宽大
的蒲扇，一边絮叨着遥远又陈旧的往事。
许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阿太经常反复说
着同样的人和事，彼时的我心性浮躁，压
根不懂那些故事里的岁月情深，只觉得听
多了乏味无趣。有时看见阿太讲到动情处
时眼睛望着远处、半天不说话，我就悄悄
溜去院子里找别的乐子，等听见阿太的呼
唤，再跑回去陪她。

阿太饮食清淡，最爱吃的是腐乳搭配
一碗浓稠的白米粥。因为口味与家里其他
人不同，她每天早晨都会拄着拐杖，慢悠
悠地挪步到厨房，给自己单独熬一锅粥。
阿太会先往锅里舀米、添水，再把灶膛里
的柴火点燃，不多时，米粥的香气就在小
小的厨房里弥漫开，袅袅炊烟也很快顺着
烟囱飘向屋外。这个场景在年幼的我眼

里，如同在玩有趣的过家家游戏，每次看
见，心里都跃跃欲试。

把锅放在灶上加热后，阿太会坐在
厨房外的椅子上闭目养神，我便趁机蹑
手蹑脚地钻进厨房，然后踮起脚尖，一
手扒着灶台，另一只手先掀开沉重的木
锅盖，接着拿起汤勺使劲搅拌，佯装自
己在熬粥。有次瞧见锅里翻腾的米粒，
我一时兴起，偷偷从米缸里抓一把生米
撒进粥里，接着还添了一瓢冷水进去，
怎料锅里沸腾的咕嘟声骤然弱下去，浓
稠的粥转眼间变稀，生米粒沉沉浮浮混
在粥汤里，格外显眼。我见状赶紧拿着
汤勺胡乱搅了几下，心里琢磨着一会儿
粥就煮熟了，阿太肯定发现不了，于是
便放心地跑出去玩耍了。

这样的事，我之后又连做了好几次，
起初阿太以为是自己没掌握好火候，熬
出来的粥才会夹生，有次听见她抱怨祖
父买的米不好，煮出来的粥不好吃，我
忍不住捂着嘴偷乐，谁知被阿太瞧见
了，当下就明白了缘由。我吓得赶紧低

头，生怕被拆穿，可是阿太没有责怪，反
倒伸手轻轻摸了摸我的头，脸上还带着
浅浅的笑意，不见半点生气的样子。

这件小事成了我和阿太俩心照不宣
的小秘密。自那以后，我没有再做过这
样的调皮事，而阿太跟我聊天时除了讲
过去的事，还会不时说起熬一锅好粥的
诀窍，比如煮粥时该如何添柴控制火
候，或是米和水要怎么搭配，粥才会好
吃。猜出我对下厨感兴趣，后来阿太熬
粥时会特意叫我来帮忙，比如拿勺子搅
一搅粥汤，防止米粒粘锅，或是往灶膛
里添些柴火，让火烧得旺一些。每次见
我学得认真，她还会乐呵呵地夸一句：

“真是能干的囝仔。”
如今十多年过去，那个告别阿太的

黄昏，早已沉淀在时光深处。可阿太摇
着蒲扇讲往事的模样，老屋厨房里萦绕
的柴火米香，还有那碗被我搅得夹生的
粥，一直没有随着岁月褪色，反而在我
的记忆里愈发清晰醇厚，每每想起，心
里依旧暖融融的。

那碗夹生粥
□连垚瑶

在泉州，有一道以“粕”命名的美食，
叫做“猪肉粕”。它不仅是大人们口中的

“灵魂下酒菜”，也是过去孩子们很喜欢
的解馋零食。就像我平时面对同样的食
物，连吃几天就会觉得腻，只有“猪肉粕”
是特例，即使天天吃，我也不嫌烦。

“猪肉粕”做法不算太难，只需把肥
瘦相间的猪肉放入油锅中炸出油，剩下
的渣就是“猪肉粕”，本地人也常称之为

“猪油渣”。至于为什么要制作“猪肉
粕”？是因为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多数人
家里没有冰箱，鲜肉保存成了一个棘手
的难题，于是有人想出了将猪肉油炸的
办法，由此得到的猪油可以长时间保
存，余下的肉粕也能存放许久，平时加
点调料就是一道可口的下饭菜。记得小
时候家里生活拮据，母亲偶尔才会买一

块猪肉来改善伙食。每到这时，我和姐
姐必定不往外跑，一心守在土灶旁，只
为等猪肉炸出油，再借机捞几块香喷喷
的“猪肉粕”打牙祭，毕竟那是当时难得
一见的美食。刚出锅的“猪肉粕”酥脆无
比，无论是直接入口，还是撒上盐巴调
味再吃，我和姐姐总是一吃就停不下
来，只有听见母亲出声阻止，劝说留一
些日后再吃，我们才不情不愿地收手。

后来定居晋江，我去菜市场买菜
时发现了售卖“猪肉粕”的摊位，买了
一些回去吃，没想到比儿时吃过的滋
味更胜一筹。后来询问了店家，才知道
如今的“猪肉粕”用料更讲究，通常不
选油脂多的肥肉，而是挑肉质更好的
猪颈肉或五花肉，将它们切成块状或
条状，还要先放入开水中汆烫，捞出后

才进行油炸，说是这样做可以防止出
现“假熟”的情况，能让猪肉在油炸过
程中均匀受热。随着油温不断升高，猪
肉表面的水分迅速蒸发，猪油也很快
被“逼”出，猪肉表面渐渐变硬，最后就
形成酥脆的口感。“猪肉粕”炸好，店家
会趁热撒调料搅拌，同时再加几勺蒜
泥搭配，既增香又解腻，这也是不少本
地人青睐的独特口味。

有次与晋江的朋友聊起，听他说过
去“猪肉粕”算得上是“奢侈品”，因为制
作成本高，不少人只有逢年过节或是家
里办喜事的时候，才会买猪肉制作一些

“猪肉粕”。或许是因为小时候难得吃
到，很多人都对“猪肉粕”情有独钟，将
它当作一段珍贵的味蕾记忆，每次吃到
就像重温小时候的味道。

后来查阅资料，我知道了“猪肉粕”
的做法其实由来已久，早在明清时期，
民间就出现了这种食物。袁枚在《随园
食单》中就提及了“猪肉粕”详细做法：

“用硬短勒切方块，去筋袢，酒酱郁过，
入滚油炮炙之，使肥者不腻，精者肉松；
将起锅时，加葱、蒜，微加醋喷之。”另外
在食谱大观《调鼎集》中也能找到相似
的描述，足见“猪肉粕”的历史久远，是
流传数百年、扎根在百姓餐桌上的经典
风味。

思绪回笼，我又忍不住取出前些天
买的“猪肉粕”掰了一片放进嘴里，口感
酥脆，滋味咸香，还是熟悉的老味道。这
小小一片“猪肉粕”，藏着旧时生活的印
记，也记着令人难忘的家常滋味，看似简
简单单，却总让人越吃越觉得踏实有味。

猪肉粕
□林美聪

总有人觉得树叶只在秋天飘落，其实
不然，闽南的春天，落叶也是一道寻常又
独特的风景。

每天上下班，我会经过一条林荫道，
它的一侧挨着居民区，种着一排枝繁叶茂
的阔叶榕。榕树是四季常青的树种，一年
四季皆有零星树叶飘落，只是到了春天，
这种树的“落叶量”比其他季节多了一些。
尤其是仲春时节走在榕树下，时常能听见
啪的一声，那是老叶子从枝头脱离，随即
落在地上发出的声响，继续往前走几步，
脚下又会出现好几片这样的落叶。有时早
上路面还很干净，傍晚路过时林荫道上已
经铺了厚厚一层落叶，踩在上面脚底还会
传来细碎的咔嚓声。这些落叶的颜色起初
是棕黄色的，凑近看会发现上面的叶脉纹

路清晰，犹如纵横交错的溪流，又像细密
的毛细血管，叶片的边缘还有些卷曲，那
是风吹日晒留下的痕迹，摸上去质地偏
硬，不像新叶那般软嫩。我偶尔会捡起一
片带回家，想着晒干后可以做做书签，借
此也留住春日的痕迹。

若是没有及时清扫，掉落的叶片会
逐渐发黑，叶脉也随之变得模糊不清。每
隔一段时间，环卫工人会来打扫林荫道，
这些落叶也被扫成堆装入麻袋带走，只
是没过两天，路面就重新积起一层落叶，
好似怎么也扫不完。有时雨水接连不断，
榕树落叶被打湿后和泥土混在一起，就
看不出原本的形状了。一些软塌塌地粘
在路面上，被行人踩得紧贴地面，清扫时
还要先用扫帚反复扫动，方能把粘连的

落叶“撬”起来，往往几场春雨过后，林荫
道上总会残留不少叶屑，要等连续晴上
两三天，湿气散尽，路面的落叶才会彻底
清理干净。

除了榕树，香樟也是闽南春日常见的
落叶乔木。我单位附近的学校门口栽着几
棵香樟树，入春后这些树的老叶陆续从深
绿色变成暗红色，风一吹，便打着旋儿轻
轻飘落，没有秋日的萧瑟，只是慢悠悠地
归于地面。到了清明前后，这些香樟树的
老叶基本落尽，枝头又会冒出不少嫩绿的
新叶，一朵朵小巧的花也次第绽放。这个
季节上下班路过，总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
气，那味道不浓，却很绵长，尤其是中午太
阳晒着的时候，走在树荫下，连呼吸都觉
得清爽。放学时间，还能遇见三三两两的

学生结伴从香樟树下走过，落叶落在他们
的肩头，也没人特意拂去，就带着这片春
意继续往前走。

闽南地处沿海，春季的气温持续攀
升，雨水也愈发充沛，树木受气候影响，
进入集中的“换叶期”。我对这些春日里
的落叶，说不上喜欢，但也不讨厌，毕竟
老叶长了一整年，挂在枝头终究是负担，
时间一到，便自然从树枝上脱落，落在养
育母树的土地上，慢慢化作养分，也正是
树木独有的生长规律。不过这时的落叶
并非凋零的象征，而是新旧交替的常态，
老叶落得从容，新叶长得旺盛，这样的景
象随处可见又格外特别，好似提醒着我
们，在这闽南的春日里，生长与告别，从
来都是同时发生的事。

春天的落叶
□雷海红

春季开学后，自然课老师布置了一项
作业，观察蚕的成长过程。女儿回家后说
起这事，我便立马网购了一个“蚕宝宝饲
养试验包”，当中包括了蚕卵、饲养箱、夹
子和桑叶。收到货后，女儿的“养蚕计划”
就正式启动了。

起初，蚕卵只有芝麻般大小，放在桑
叶上好像一群蚂蚁。隔了几天，蚕卵陆续
冒出一条条黑线，体型也大了好多圈，所

需的桑叶更是逐渐增多。女儿每天要打扫
一遍饲养箱，再铺上新的桑叶。做这事得
有耐心，先用夹子把一个个蚕卵夹起来，
再放在新铺的嫩桑叶上，过程中要轻拿轻
放，不然一不留神就会夹破蚕卵。女儿平
时做事没什么耐心，这回因为感兴趣反倒
能耐住性子，无形中做事也少了几分急
躁，我还打趣说这算是一个意外收获。

小区去年栽种了一棵桑树，我便去找
物业要了一些新鲜的桑叶，带回来放在冰
箱保鲜层，可以供孵出来的蚕宝宝食用。
这些小家伙吃桑叶的动静不大，发出的沙
沙声好像窗外落下的绵绵春雨，不过它们
的胃口不小，一片桑叶转眼间就破了几个
洞，再过一会儿，叶子就消失了大半。这些
蚕宝宝吃桑叶的姿势各不相同，有的是抱
着叶片啃，有的是躺在叶面上吃，还有的
是先在叶片上咬一个小洞，再沿着洞口绕
圈吃，十分有趣。

忽然有一天，即使更换了新桑叶，蚕
宝宝也不张嘴吃了。我以为它们生病了，
上网搜索后才了解此时是“休眠期”，是蚕
宝宝在为脱皮做准备，历经四次蜕皮，它
们才会变得白白胖胖，并且不再进食。接
下来的时间，蚕宝宝就只做一件事，那就
是蠕动身子去寻找结茧的地方，女儿根据
网上提供的方法，在饲养箱里搭了几个支

架，想让蚕宝宝更顺利地结茧。连续观察
了几天，女儿还忍不住感叹说：“没想到蚕
宝宝‘造房子’技术也有好有坏啊。”的确
像她说的，有的蚕宝宝会默默吐丝搭建自
己的“小窝”，有的则是先在纸箱里到处溜
达，最后才缩在角落里结茧。也有的蚕宝
宝会爬到纸盒外面，在墙与纸盒的缝隙间
结茧，极个别的因为磨磨蹭蹭，浪费太多
丝，最后只结成一个薄薄的茧，看起来十
分脆弱，不堪一击。

之后的半个月，蚕宝宝们都安静地待
在自己结的茧里，这时也是观察蚕茧的好
时机。阳光映衬下，蚕茧的颜色五彩斑斓，
有常见的白色，也有淡黄色、橙色或浅粉
色。听我说将蚕茧放进水里煮透再晾凉，
就可以手工拉出丝，只是这样做就看不到
蚕蛾了，女儿赶紧反复叮嘱家里人不要破
坏蚕茧。

不知不觉间，蚕茧变得愈发紧实，裹
着里面的蚕蛹静静蛰伏，蛹体也慢慢发生
着奇妙变化，一天天酝酿着新生，女儿每
天都要凑近观察，生怕错过这生命蜕变的
关键瞬间。终于在一个周末下午，蚕蛾陆
续破茧而出，一只只扑扇着洁白的小翅
膀。不过它们大多数时候仍待在饲养箱
里，时而慢悠悠地爬行，时而轻轻振动
翅膀，一段时间后，这些蚕蛾又会产下

新的蚕卵，为新一轮生命轮回埋下希望。
从小小的卵到蠕动的蚁蚕，从贪吃的

幼虫到结茧的蛹，再到破茧成蛾、繁衍后
代，短短数十天，蚕完成了一场生命的华
丽蜕变。而女儿在这段陪伴与观察
中，真切感受到了大自然生命的
奇妙，学会了用心呵护与静
静等待，我想这或许也是
比书本上的知识更
生动的自然教育。

养蚕记
□王小柳

陶瓷之于中国，是刻入文明肌理的文化符
号。我对德化这座“世界陶瓷之都”，始终存着一
份向往——不仅因那温润如玉的“中国白”，更因
辽田尖山出土的三千多年前的古瓷碗，经考证为
世界最早的瓷碗。

仲春时节，应友人之约，我终于踏上前往德
化的旅程。车子缓缓驶入三班镇，这片德化陶瓷
文化的发源地，藏着绵延数千年的瓷脉根魂。从
夏商时期辽田尖山的原始青瓷，到宋元海上丝路
远销海外的外销瓷，再到泰兴号、南海一号等沉
船里沉睡的古瓷器，德化的陶瓷文脉，历经千年
风雨从未中断。

下车后，率先映入眼帘的是三班村的大兴
堡，这座建造于清康熙年间的寨堡式古建筑北枕
大兴山，南襟大云溪，土木石结构的墙体历经数
百年风雨侵蚀，依旧沉稳厚重。堡门前的油菜花
海与古朴斑驳的堡墙相映成趣，勾勒出春日独有
的景致。步入堡内参观，方知这座古寨曾是德化
瓷器与海产品的重要贸易集散地，一代代窑工精
心烧制的瓷器在此汇聚，又经瓷帮古道辗转运往
刺桐港。置身其中，闭目遥想当年此处商贾云集、
舟车往来，“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华画卷也仿佛
在眼前徐徐展开。

离开大兴堡，我便往蔡径村的月记窑而去。
这座始建于1619年的古龙窑，是世界上唯一持
续烧制四百余年的白瓷古法柴烧龙窑，又被誉
为德化古龙窑的“活化石”。恰逢前一日刚开窑，
窑内似乎还残留着柴火燃烧后的余温，空气里
弥漫着陶土与烟火交融的气息。依山而建的龙
窑宛若一条蛰伏的巨龙，7个窑门依次排开，两
侧33个窑目，是昔日窑工添柴控温的地方，每
一处痕迹都藏着古法技艺的匠心。走进窑内，仍
可见窑壁上凝结着厚厚的窑汗，那也是陶土与
火焰千百次淬炼交融留下的印记。四百余载光
阴里，泥土就在此化作温润莹白的瓷器，又漂洋
过海走向世界。

月记窑对面的展厅里，各式陶瓷藏品琳琅满
目。温润雅致的白瓷茶具、精巧实用的餐具、形神
兼备的瓷雕错落陈列，柴烧器皿带着自然天成的
火痕，每一件都独一无二，尽显手工技艺的温度。
游客们或驻足欣赏，或与店员交流选购，古老的
柴烧技艺就这样悄然融入当下的烟火生活，也焕
发出了新的生机。

从月记窑移步至不远处的中国茶具城，德化
陶瓷的传承与创新也在此展现得淋漓尽致。茶具
城依托世界文化遗产的深厚底蕴，成为全国颇具
规模的茶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一层展厅内，各类
陶瓷茶具、茶家具一应俱全，当中还布局了众多
直播间，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推介德化茶具，从
古代的海上丝路，到如今的数字丝路，德化陶瓷
始终步履不停，以全新的姿态走向世界。

茶具城对面的山坡上，藏着德化窑址的核心
组成部分——尾林—内坂窑址，7处龙窑遗迹在
此静静“沉睡”。这里横跨宋、元、明、清四个朝代
的窑炉，完整揭示了德化窑从龙窑到横室阶级窑
的发展演变。在窑址中漫步，脚下随处可见青白
瓷、白瓷残片，残片上模印的莲花、刻画的缠枝花
卉纹路清晰，与三千多年前辽田尖山的古瓷碗遥
相呼应，诉说着德化陶瓷一脉相承的技艺传承。

旅程的最后，我们一行人来到泉州市陶瓷
科学技术研究所的氢能应用实验室。氢能烧制
设备正平稳运转，听技术人员介绍说这套设备
已试验成功，预计今年8月面向社会推广。德化
素有“中国小水电之乡”的美誉，丰富的清洁能
源为氢能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古老的
陶瓷技艺，正与现代科技完美相融，踏上绿色创
新的新征程。

一日德化行，脚步踏过大兴堡、月记窑，走过
尾林—内坂窑址，又走进氢能实验室，让人仿佛
穿越了德化陶瓷三千七百载的时光长河，也触摸
到了千年瓷都的文脉与心跳。

瓷韵三千载
□郭荣贵

（（CFPCFP 图图））


